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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柯太守传》故事空间探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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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南柯太守传》的故事空间可以分成现实空间与梦境空间。在其叙事中，故事空间一方面作为“行

为的地点”，承载着人物的各种活动，更与人物的活动一起构成场景，支撑起整篇小说的基本骨架，

建构起叙事脉络；另一方面，其梦境空间以及现实空间中的蚁穴作为“行动着的地点”，在凸显小说

的叙事意蕴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小说所呈现出的基本时空特点便是空间维度的强化与时间维度

的淡化，以及利用空间来表现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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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Biography of Nanke Prefecture, the story space can be divided into real space and dream space. 
In its narration, the story space, on the one hand, as the “place of action”, carries the various activities of the 
characters, and also forms the scene together with the activities of the characters, supporting the basic framework 
of the whole novel and constructing the narrative context; On the other hand, its dream space, as the “acting 
plac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highlighting the narrative meaning of the novel. Therefore, the basic space-
time characteristics presented in the novel are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spatial dimension and the weakening of 
time dimension, as well as the use of space to express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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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下半叶，作为后现代文化标志之一的

“空间转向”开始凸显。受此影响，在叙事学领域，

学者们也逐渐开始重视故事文本中的空间形式，

着力研究起小说中的种种空间问题，空间叙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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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也由此兴起。空间叙事理论的出现为我们研究

小说作品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法。

作为唐传奇中的经典代表作品，《南柯太守传》

文辞华美，描写细致入微，情节曲折有趣，叙事

技巧也十分出彩，鲁迅先生曾评价其“假实证幻，

余韵悠然”[1]。关于《南柯太守传》的叙事学研究

成果也颇为丰富，只是前人主要还是集中于从传

统叙事学的角度来研究这篇小说，探讨小说在人

物塑造、叙事时间、叙事角度等层面的艺术特色。

虽然其中也有一些学者的研究涉及到了小说中的

梦境空间，例如，刘俐俐论文《“醒觉之辨”与

梦境小说的故事讲述艺术及阐释空间——以李公

佐 < 南柯太守传 > 等文言短篇小说为中心》，但

他们大多还是把梦境作为一种故事情节，或者文

化意蕴来加以考虑，而非作为空间叙事学范畴中

的“故事空间”加以论述。由此可见，关于《南

柯太守传》空间叙事的研究前景十分广阔。本文

主要以空间叙事理论为指导，重点分析了《南柯

太守传》中故事空间的类型、功能，以及小说中

的基本时空特征，以期揭示该小说在空间叙事领

域所到达的艺术水准，从而为该小说的叙事学研

究提供一些新内容，同时，也为空间叙事领域中

的我国古代小说研究增添一份新成果。

一 《南柯太守传》中的故事空间类型

及其关系

龙迪勇在其 2008 年出版的著作《空间叙事学》

中，提出文学作品中的空间形式可以分成四种：

故事空间、形式空间、心理空间和存在空间。其

中，“故事空间是指叙事作品中写到的那种‘物

理空间’，其实也就是事件发生的场所与地点。”[2]

就《南柯太守传》而言，这篇小说主要讲述了东

平人淳于棼在睡梦中，因为受到槐安国国王的邀

请，进入槐安国，并在国中生活 20 余年，最终梦

醒归家的故事。作者在小说中主要叙述了淳于棼

在槐安国中的种种经历，从而也塑造出了多个故

事场所，例如淳于棼家、东华馆、皇宫、南柯郡等。

从宏观视角来审视《南柯太守传》的整个故事空间，

我们发现，其故事空间主要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

一是现实型故事空间（简称为现实空间），即主

人公淳于棼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二是非现实型故

事空间（简称为梦境空间），即淳于棼游历的梦

中世界——槐安国。

（一）现实空间

顾名思义，现实空间是指在物质世界中真实存

在的空间。然而，就小说而言，由于其作为一种

文学作品，故小说中的现实空间并不等于真实世

界中的现实空间，它仍然是作家虚构出来的艺术

形象，其在外在形貌和内在特征上与作品以外的

现实空间保持一致。在《南柯太守传》中，整个

现实空间主要由两个空间场所构成。

1. 淳于棼家。这是在整个故事中最先出现的空

间场所，主人公淳于棼在这里遇见了远道而来的

紫衣使者，并由此开始了他的槐安国之行；同时，

这也是淳于棼槐安国之行的终点站。淳于棼在槐

安国中生活了 20 余年，最终被迫离开了槐安国，

回到了他真正的家中，从而彻底结束了这场神奇

的梦境旅行。从现实空间的维度来看，从入梦到

梦醒这一整个故事情节，都是发生在淳于棼的家

中。当然，虽说整个故事的绝大部分都发生在淳

于棼的家中，但李公佐并没有把淳于棼家中所有

的地点都描写出来，他只描写了淳于棼家中的三

个具体地点，其分别是房间、庭院、家门口。醉

酒后的淳于棼被友人送回家中，扶进房间内休息，

在睡梦中遇见从槐安国而来的两个紫衣使者。随

后，在紫衣使者的引导下，淳于棼出门离家，乘

着青油小车去往槐安国。在槐安国中生活 20 多年

后，由于受到国王的猜忌，淳于棼被迫离开槐安国，

返回现实世界的家中并最终发现，原来所谓的槐

安国之行只是一场白日梦。淳于棼感觉在梦中仿

佛历经一世，可当他看见庭院中的种种景象以后，

他发现，原来梦中 20 余年的经历，在现实世界中

不过是须臾一瞬。由此，他心生感慨，并语之朋友。

朋友对此也颇感惊骇，以为是妖怪作祟，于是便

出门去寻找槐安国，由此引出了故事中的另一个

现实空间。

2. 槐树下的蚁穴。蚁穴，即蚂蚁巢穴，这是

《南柯太守传》中出现的第二个现实空间，也

是整篇小说中出现的最后一个空间场所。淳于

棼梦醒以后，将自己梦中的经历告知了朋友。

朋友们感到十分惊讶，于是和淳于棼一起去寻

找槐安国，结果发现原来槐安国就是大槐树下

的蚁穴。随后，作者对整个蚁穴空间进行了较

为详细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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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可袤丈，有大穴，根洞然明朗。可容一榻。

上有积土壤，以为城郭台殿之状。有蚁数斛。隐

聚其中。中有小台，其色若丹。二大蚁处之，素

翼朱首，长可三寸。左右大蚁数十辅之，诸蚁不

敢近。此其王矣。即槐安国都也。又穷一穴：直

上南枝可四丈，宛转方中，亦有上城小楼，群蚁

亦处其中，即生所领南柯郡也。又一穴：东去丈

余，磅礴空圬，嵌窞异状。中有一腐龟壳，大如斗。

积雨浸润，小草丛生，繁茂翳荟，掩映振壳，即

生所猎灵龟山也。又穷一穴：东去丈余，古根盘屈，

若龙虺之状。中有小土壤，高尺余，即生所葬妻

盘龙冈之墓也。[3]

要之，整个蚁穴总共可以分成四个部分，层次

分明，各部分的特征也很突出。而且，这四个部

分又分别和槐安国中的都城、南柯郡、灵龟山以

及盘龙岗一一对应。

（二）梦境空间

梦境空间，即槐安国，是《南柯太守传》中除

开现实空间之外的另一种类型的故事空间。换言

之，它是一种非现实空间，也可以称为超现实空间。

在这一小节中，我们主要来介绍一下作者在梦境

空间中着力刻画的三个具体场所：

1. 东华馆。东华馆，类似于我们现实社会中的

国宾馆，是槐安国用来招待重要外宾的场所。在

小说中，初入槐安国不久的淳于棼，在使者的带

引下，来到东华馆，并在这里见到槐安国中的重

要人物——右相。在与右相的交谈中，淳于棼得

知了槐安国国王之所以邀约他来此的缘由。然后，

淳于棼在右相的陪同下，离开东华馆，去皇宫觐

见槐安国国王，并接受了与公主成婚的诏令。在

晋见完槐安国国王以后，淳于棼又回到了东华馆。

其后，热闹隆重的婚宴情景在这里上演。淳于棼

先是与华阳姑、青溪姑等女子嬉笑玩闹，后又遇

见了久别的老友田子华，并与其相谈甚欢。

2. 皇宫大殿。皇宫大殿，是槐安国国王接见外

宾、处理国中政事的地方，也是整个槐安国中十

分重要的一个场所。其作为皇权的象征物，展示

在读者眼前的形象特点便是尊贵、庄严。在小说中，

它紧接着东华馆之后出现，“行可百步，入朱门。

矛戟斧钺，布列左右，军吏数百，辟易道侧。” [3]105

虽然只有寥寥几句的简单描述，但却使读者感受

到整个皇宫大殿所呈现出的总体印象：庄严、肃

穆、威武。并且，作者还特意写了这样一个情节：

“生有平生酒徒周弁者，亦趋其中，生私心悦之，

不敢前问。”[3]105 在陌生之地遇到熟人，心中欢喜

自是正常的表现，想与友人交谈一番也是人之常

情，可此时的淳于棼却按捺住自己的激动心情，

不敢作出“出格”的举动。究其原因，还是因为

整个场所空间所具有的威严感，或者说，皇宫大

殿所代表的尊贵威严的皇权使得淳于棼心生畏惧，

从而不敢作出任何失礼的举动。

3. 南柯郡。南柯郡是梦境空间中出现的又一个

十分重要的场所地点，这也是淳于棼在梦境空间

中展示自身才能的舞台。“南柯国之大郡，土地

丰壤，人物豪盛。”[3]106 可见其在槐安国中是一个

十分重要的行政区域。由于前任南柯太守被罢黜，

整个南柯的政事一直未能得到有效的管理，这给

淳于棼提供了一个展示自身本领、实现自己人生

抱负的机会。在现实空间中，淳于棼因为饮酒而

触逆上级，导致被驱逐出军队，失去为国建功、

扬名立万的机会；而在梦境空间中，由于国王的

赏识，淳于棼得以成为南柯太守，获得治理地方

的权力。上任以后，淳于棼任用贤才，专心政事，

处理民生疾苦，将南柯郡治理得井井有条，深受

南柯百姓爱戴，从而也实现了自己立功扬名的人

生愿望。

二 《南柯太守传》中故事空间的叙事功

能

在传统叙事学研究者看来，故事中的空间往

往只是一个行动的地点、一个容纳人物行动的容

器而已，但米克·巴尔认为，故事空间不仅仅是

一个承载行动的场所，而且“在许多情况下，空

间常被‘主题化’，自身就成为描述的对象本身。

这样，空间就成为一个‘行动着的地点’而非‘行

为的地点’。它影响到素材，而素材成为空间描

述的附属。‘这件事发生在这儿’这一事实与‘事

情在这里的存在方式’一样重要，后者使这些事

件得以发生”[4]。所以，在空间叙事学的理论范畴中，

“空间既是体现为静态形式的、侧重于地理意义

上的‘结构’——行动的场所和故事发生的环境，

同时还是具有动态性功能的、超越了地理层面涵

义的、发挥着‘背景’和‘情境’作用的‘描述

的对象’——行动着的地点和主题化‘空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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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学者们的论断对于我们研究《南柯太守传》

中故事空间的叙事功能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一方面，作为“行为的地点”，小说中的故事空

间与人物活动一起组成小说的基本骨骼——空间

场景，以此创造出小说叙事的基本骨架、叙事脉

络；另一方面，作为“行动着的地点”，故事空

间由于其各自特有的规定性，参与到小说叙事中，

从而凸显了小说的叙事意蕴。 
（一）作为“行动的地点”：建构叙事脉络

任何故事都是发生在各自的时空范围中，人

的活动既离不开时间，也离不开空间；所以，小

说家们在构思故事情节时都会为人物的活动设计

出一个空间场所，也就是“行动的地点”。这是

创作故事的必然规律，似乎也没有什么值得我们

研究的必要，但如果我们细细思考一下，便会发

现此中其实另有深意。在一部小说中，固然会有

对空间的静态描写，但更多的却是关于空间的动

态描写。我们会看到，在空间中总是会上演各种

各样的故事。人物在某个特定的空间里总会开展

某种活动。人物、事件、空间仿佛融合为一体，

从而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便是一幅空间画面，或者，

我们也能称之为场景。在小说《南柯太守传》中，

当作者完成主人公淳于棼身份信息的简短概述之

后，随着第一个空间地点——堂东庑——的出现，

故事中的第一个场景也浮出水面。

时二友人于坐扶生归家，卧于堂东庑之下。

二友谓生曰：“子其寝矣！余将抹马濯足，俟子

小愈而去。”生解巾就枕，昏然忽忽，仿佛若梦。

见二紫衣使者，跪拜生曰：“槐安国王遣小臣致

命奉邀。”生不觉下榻整衣，随二使至门。[3]104

《说文解字》释“庑”为“堂下周屋”，故“堂

东庑”即指大堂东侧的房间。醉酒状态中的淳于

棼在友人的搀扶下进入这个小型空间，人物间的

系列活动也在这个空间中随之展开。一方面，房

间为主客双方间的两次交流互动提供了场所，使

得人物活动得以进行，整个故事情节也由此展开；

另一方面，由于人物活动的展开，小说中的房间

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静态空间，而是与人物、事

件一起形成了鲜活的场景，从而参与到整篇小说

的叙事构建之中。

单一的空间场景在小说叙事中所发挥的作用

可能还无法轻易识别，可是如果将一篇小说中的

众多空间场景一一串联起来，我们便会发现，场

景移动与叙事建构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在《南柯

太守传》中，主人公淳于棼先后出入的空间场所

有堂东庑、家门、道路、东华馆、皇宫大殿、修

仪宫、灵龟山、南柯郡、槐树下等。将这些场所

空间连接起来，便可以绘制出主人公活动的空间

轨迹图；而且，在这些不同的空间里，淳于棼遇

到不同的人物，从而产生不同的故事情节，并最

终形成不同的小说场景。这些不同的场景一一连

接起来，便拼凑出整个故事的基本骨架。

纵观全文，我们可以发现，从淳于棼进入槐安

国开始，他的行动轨迹便与场景空间的转变紧密

结合在一起。小说首先通过淳于棼的视角介绍了

槐安国城门与街道的情况，紧接着又以一骑传呼

引出东华馆。在东华馆中，作者主要描写了淳于

棼与右相的对话场景，并借此交代了槐安国国王

邀请淳于棼的原因。然后，淳于棼在丞相的陪同

下得以进入皇宫，面见槐安国的国君，并接收王

命，成为驸马。从而，也就有了下文中的宾馆宴饮、

修义宫成婚，以及婚后生活等故事场景。虽然摆

脱了卑微的身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但淳于棼

的志向还没有实现，他的才能本领还没有发挥出

来；所以，为了弥补这个缺陷，同时也是为了使

人物更加丰满，李公佐又特意设计出南柯郡这个

新的场景地点，让其成为淳于棼表现自我才能的

新舞台。同时，南柯郡也是淳于棼梦境生活的重

要转折点。面对檀萝国对南柯郡的侵犯，淳于棼

不仅未能退敌，更因为手下的失误而兵败。这是

淳于棼在槐安国中遭受到的第一次打击，并且，

其在槐安国中的仕途也由此进入下坡路。公主逝

世，使得他离开南柯郡，返回都城。而淳于棼在

都城中的行为表现，也使得国王对他产生了嫌隙

和忌惮，以至于国王最终把淳于棼送出了槐安国。

故事到此，原本可以收尾结束，但李公佐却特意

在此之后加入淳于棼寻找槐安国的故事情节，以

此来凸显小说的创作主旨。由此，在淳于棼梦醒

之后，故事发展的线索便是淳于棼对槐安国的搜

寻，而整个搜寻场景也成为小说后半部分的主要

情节内容。在淳于棼的指引下，我们知晓了槐安

国中的场所是如何与蚁穴中的场所一一对应的。

一组对应场所的说明结束，紧接着又出现一组新

的对应场所，故事情节由此铺陈开。由此，从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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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角度来审视，故事中的每一步进展都牵扯到场

景空间的转换。这些不同的场景一一连接起来，

便拼凑出整个故事的基本骨架，整个叙事脉络也

由此清晰起来。

（二）作为“行动着的地点”：凸显叙事意蕴

在探讨了空间作为一种“行为的地点”参与小

说《南柯太守传》的叙事建构之后，我们有必要

再来思考一下，作为“行动着的地点”，《南柯

太守传》中的故事空间在整篇小说的叙事构建中

发挥了怎样的功能。当然，我们需要先弄明白什

么是“行动着的地点”，或者说，什么样的故事

空间才能被视为“行动着的地点”。答案其实也

很简单，当某个故事空间“不仅为小说里的故事

提供一个舞台，还以自己本身的特点（或曰规定性）

参与、影响小说叙事的建构”[6] 时，其便成为了

一个“行动着的地点”。而在《南柯太守传》中，

这样的故事空间主要有两个：一是整个梦境空间，

二是现实空间中的蚁穴。两者都以其本身所固有

的文化内涵参与到小说叙事的建构之中，在凸显

叙事意蕴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首先，就梦境空间而言，其自身便与小说宣

扬人生如梦思想的主旨意图是高度适应的。刘俐

俐曾这样说过：“中国古代的士，最高人生理想

就是建功立业、封妻荫子、荣华富贵。 所谓洞房

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是他们最感幸福的时刻。

但严峻的现实总是撞碎他们的理想。于是，用‘黄

粱梦’、‘南柯梦’等梦境故事戳穿所谓理想的

虚妄，劝导人们从所谓的人生理想中醒悟过来，

这就是为什么我国古代梦题材小说大多讲述经梦

境而醒悟故事的根本原因。”[7] 可是，对此我们

又会产生另一种疑问：为什么古代的小说家们会

如此钟爱通过设计梦境游历的方式来宣传人生虚

幻的思想呢？就以《南柯太守传》为例，李公佐

其实完全也可以采用杂史杂传体小说的写作方式

来创作这篇小说，宣扬人生虚幻的思想，可作者

最终却选择通过塑造梦境空间的形式来讲诉故事，

这到底是出于何种原因呢？当然，原因有可能不

止一种，但笔者认为，这与梦境本身所具有的文

化内涵是紧密相关的。 
《说文解字》释“梦”作“不明也”。《汉语

大字典》也将“昏暗不明貌”作为梦的第一种解释。

由此可见，梦在我国的文化语境中，本身就含有“模

糊、昏乱、虚幻”的含义，这与人本身对“人生”

所具有的迷茫感、未知感以及虚无感有一定的相

似性。在 2000 多年前的战国时期，随着哲人庄子

提出“梦觉之辨”的哲学命题，“梦”与“人生”

之间的联系性也变得愈加紧密起来，从而逐渐衍

生出“浮生如梦”“人生如梦”的思想观念。

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

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

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而

愚者自以为觉，窃窃然知之。 君乎，牧乎，固哉！ 
丘也与女皆梦也；予谓女梦，亦梦也。[8]

人们总是习以为常地认为梦与醒之间有着清

晰的区分和界限，但庄子却大胆地向这一观念提

出质疑。人在梦中并不知道自己是在做梦，他以

为自己是清醒的；所以，只有在清醒以后，他才

能发觉真相。可是，这便产生了一个问题：自以

为自己是清醒的人，又怎么知道自己是真的清醒，

而并非是在做梦呢？由此，庄子认为睡梦与醒觉

之间并没有客观的界限。庄子的这一思想也为后

世所继承，而且人们对此还有所升华，将其从精

神哲学延伸至人生哲学的范畴中，将“大梦”与

“人生”联系起来，提出“人生若梦”的著名论

断，以此来凸显人生的虚幻、空无、短促。其在

文学作品中也多有体现，例如：诗仙李白在《春

夜宴从弟桃花园》序中就曾感叹“光阴者，百代

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9]。另一位伟

大诗人白居易也有“浮生都是梦，老小亦何殊” [10] 

的体悟。而且，这一论断也被后来的道教、佛教

思想所接受，成为其宣传教义、吸引信徒的思想

工具。由此，对于李公佐之所以会选择采用梦境

游历的故事形式来宣传人世虚幻思想的原因，我

们也可明白一二了。鉴于梦境本身虚幻不明的属

性，以及其在传统文化语境中与人生之间的相似

性，李公佐特意让其参与到小说的叙事建构中，

以便能更好地阐发人生虚幻的主旨思想。

其次，在前文中，我们提到，作者在小说的结

尾特意设计出一个新的故事空间——蚁穴。他不

仅对其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描述，还详细交代了这

个空间是怎样与梦中的槐安国一一对应的。由此，

我们明白原来槐安国就是蚁穴，蚁穴也就是现实

空间中的槐安国。那么淳于棼在槐安国中所经历

的一切故事，实际上，也就都只是发生在这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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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蚂蚁巢穴之中的故事罢了。那作者为何要选

择用蚁穴来诠释槐安国，把梦境中发生的一切都

编排进蚁穴中呢？无可否认，这与蚁穴本身所有

的文化内涵也具有极大的关联。 
众所周知，蝼蚁在传统文化观念中，曾被视为

卑微低下的象征。韩愈诗歌《调张籍》中便有 “蚍

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11] 之语，《南史·循吏传》

中也有“社稷计重而蝼蚁命轻”[12] 的说法。在小

说《南柯太守传》中，作者特意告知读者，梦中

的美好国度只不过是现实空间中的一个蚁穴而已。

这实际上也是在提醒读者，主人公淳于棼在梦中

所获得的一切荣华富贵、名利权势，其实只是表

面上的光鲜亮丽，实际上不过是小小蚁穴中的虚

幻之物而已。表面看似尊贵，但却只是蝼蚁世界

中的尊贵，其本质其实也是低微卑下的。由此，

作者表达了他自己对富贵、权势等身外之物的蔑

视和否定，正如他在小说的末尾写到“贵极禄位，

权倾国都，达人视此，蚁聚何殊”[3]108。在通达之

人看来，富贵、权力其实和蚂蚁一般渺小，微不

足道，可世上的通达之人太少，许多人都沉迷在

对金钱和权势的追求之中，不可自拔。作者由此

创作了这篇小说，“虽稽神语怪，事涉非经，而

窃位著生，冀将为戒。后之君子，幸以南柯为偶然，

无以名位骄于天壤间云。”[3]108 作者意图借淳于棼

在蚁穴中获得权力、富贵一事，来讥讽世上的窃

据高位者，不要沾沾自喜于自己的金钱、权势，

这些东西其实与蝼蚁无异。同时也劝慰世人，以

此为鉴，不要再执着于追求名利富贵。由此可见，

蚁穴空间的出现，无疑是作者巧妙设计的点睛之

笔。通过揭示槐安国即蚁穴这一故事真相，整篇

小说的讽世和劝世主题也愈加凸显。

三 《南柯太守传》中故事空间对故事

时间的影响

“小说是时间的艺术，在叙述者历时性的叙述

中完成文本的意义建构。”[13] 而龙迪勇在《空间

叙事学》一书中也提到：“小说的空间形式必须

建立在时间逻辑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叙事的秩

序；只有‘时间性’与‘空间性’的创造性结合，

才是写出伟大小说的条件，才是未来小说发展的

康庄大道。”[2]167 这其实也提醒我们，对文学作品

展开空间叙事研究，并不意味着否认作品的时间

属性，更不能抛开时间，单纯地去研究作品中的

空间。因此，在了解完《南柯太守传》中故事空

间的类型以及故事空间在小说叙事上所发挥的作

用之后，有必要再来探究一下在这篇小说中故事

空间对故事时间造成了哪些影响。

故事时间，也就是小说中故事开始到故事结束

所经历的客观物理时间。就《南柯太守传》而言，

按照李公佐所述，故事的开始时间是贞元七年九

月的某一天，历时约为 3 年。需要留意的是，这 3
年仅仅是针对故事中的现实空间而言的。在小说

的另外一层空间——梦境空间——中，故事的时

间长度并不是 3 年，而是 20 余年。换言之，在《南

柯太守传》中，故事时间可以分成两个层次，而

这两层时间又分别和现实空间与梦境空间相对应。

由于小说的大部分篇幅都服务于对梦境空间场景

的叙述，所以下面有关时空特征的论述也主要是

围绕着梦境空间与梦境时间展开。

首先，时间的模糊性与空间的突出性。纵观

淳于棼的整个梦境生活，虽然作者在每个故事开

始之前，基本上都交代了故事发生的时间，但作

者所使用的时间名词大都是比较空泛模糊的词语，

例如他日、是岁、是月等，这便造成整个梦境生

活的时间属性显得比较虚弱。可另一方面，小说

中各个故事的发生地点却是十分清晰的，而且对

于某些空间场所，作者不仅讲述了人物在其中开

展的活动内容，还特地对空间自身进行了描写。

在介绍东华馆时，作者就写明其内部是“彩槛雕

楹，华木珍果，列植于庭下；几案茵褥，帘帷肴膳，

陈设于庭上”[3]105。此外，在描写灵龟山时，作者

也介绍了山的宽广与茂盛，称赞其“山阜峻秀，

川泽广远，林树丰藏，飞禽走兽，无不蓄之”[3]106。

如此可见，小说的场景性特征，或者说空间性特

征是比较突出的。作者之所以会采用这种思路来

设计故事，主要还是为了使故事能更加贴近生活

实际。

其次，空间表现时间。美国小说理论家利昂·塞

米利安认为，“一个场景就是一个具体行动，就

是发生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的一个具体事件。

场景是在同一地点、在一个没有间断的时间跨度

里持续着的事件。”[14] 这句话提醒我们，在任何

一个场景中，不仅存在空间，同时也存在时间。

在《南柯太守传》中，当作者对故事中的某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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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场景进行叙述时，伴随着人物活动以及空间模

样在读者眼前的一一呈现，读者同样也能感受得

到故事时间在其中的流逝。换言之，我们对故事

时间的体验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对场景空间的感

知来实现的。笔者在第一节中提及的现实空间中

的庭院场景便是一个例证，其在小说中，不仅是

一个现实空间中的场所，而且还充当了时间标志

物的特殊角色。所以，作为故事空间而存在的庭院，

其实也发挥了标示时间的功能。此外，通过场景

空间的转移变化来反映故事时间的流逝，同样也

是空间表现时间的另一种方式。前文中已经谈过，

在《南柯太守传》中，不同场景之间的连接构成

了整篇小说的骨架。当场景之间发生转换时，故

事情节也在往前发展，而这也昭示着故事时间的

流逝。例如：在小说中，当具体空间从东华馆转

移到皇宫大殿时，故事情节由淳于棼和右相的交

谈转变成淳于棼和槐安国国王的交谈，而故事时

间也随着这两个空间场所的转移而向前同步移动；

而且，作者在这两个场景的连接处，并没有设置

时间名词来标示时间的流逝，时间的流逝完全是

通过场景空间的转换来体现的。

要之，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发现，在《南柯

太守传》中，故事空间主要可以分成现实空间与

梦境空间。在小说叙事中，众多的故事空间一方

面作为“行为的地点”，承载着人物的各种活动，

更与其一同组成场景，支撑起整篇小说的基本骨

架，建构起叙事脉络；另一方面，整个梦境空间

以及现实空间中的蚁穴又作为“行动着的地点”，

在凸显小说的叙事意蕴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

小说所呈现出的基本时空特点便是空间维度的强

化与时间维度的淡化，同时更利用空间来表现时

间。对《南柯太守传》的故事空间展开分析，是

认识和欣赏《南柯太守传》中空间叙事艺术的途

径之一。《南柯太守传》作为唐传奇中的精品佳

作，历来受到叙事学研究者们的重视。鉴于传统

研究大多集中于小说的情节、人物、时间等领域，

故笔者决定另辟蹊径，采用空间叙事理论方法，

重点针对小说中的故事空间进行阐释。需要强调

的是，之所以如此重视小说中的空间叙事艺术，

并不是刻意求新，生搬硬套域外的叙事理论，也

不是小题大做，故意夸大空间的影响，而是期望

能借此揭示这部小说在空间叙事层面所达到的艺

术水准，从而为《南柯太守传》的叙事学研究补

充一些新的内容，同时也希冀能为丰富空间叙事

领域内古代小说的文本研究贡献一点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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